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忠恕”与“和而不同”----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的孔子智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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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摘要］在全球化时代，如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，孔子的思想和智慧能够提供有益的指导。孔子倡导“仁爱”，以

“四海之内皆兄弟也”而要求“泛爱众”；强调“仁爱”须推己及人，做到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和“己

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以“忠恕”为其仁爱思想的一贯之道；又进一步提出“和而不同”的思想，主张多样性的和

谐，反对单一性的专同。孔子的这些思想和智慧，虽然是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的，但若扩而充之， 

也完全适用于不同的国家、民族、宗教、文明之间，因而具有重要的当 

代价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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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（一） 

 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。由于高技术的突飞猛进和广泛应用，人们的交往和联系方式突破空间与时间的

限制，变得直接、简便而又迅速，世界越来越像一个“地球村”，人类生活在许多方面形成了“一体化”的规则，以

及能够共同认可、遵循的普遍价值和普遍伦理。全球化的时代已经到来。全球化的浪潮不仅冲击着早已形成的国际关

系秩序，而且还挑战着、或者说正在改变着多元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发展趋势。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，任何一种本土文

化都不再能够自我封闭，按照其固有的内在逻辑，循序渐进地向前发展；多元文化间的互动、交流与融合，成为人类

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；另一方面，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而形成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则上的“一体化”，有利有弊，从其

“弊”的一面来说，它限制了人类自由选择的空间，威胁到了人类文化、文明的多样性，当其为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

所利用的时候尤其如此。 

  事实上，冷战结束以后，“地球村”里并不安宁。冷战时期，主要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意识形态的对抗与

冲突；冷战结束以后，意识形态的对抗与冲突依然存在，“文明的冲突”渐渐凸现、上升，不同民族、不同宗教间的

摩擦与冲突在一些地区愈演愈烈，再加上霸权主义的插手、干涉和多方利用，已经成为威胁世界稳定与和平的主要因

素。 

  因此，在全球化时代，如何维护和促进世界的稳定、和平与发展，成为各国政治家、思想家乃至平民百姓普遍关

心和思考的重大问题。欲寻求此一重大问题的解决之道，重新学习、研究孔子的思想和智慧无疑是有益的。这是因

为，孔子不仅主张和平，坚持“和为贵”（《论语•学而》），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如何达致和平的指针。我们完全

可以说：人类要在21世纪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，必须回首二千五百年前，去汲取孔子的智慧，──孔子关于“和为

贵”以及“仁爱”、“忠恕”、“和而不同”的智慧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（二） 

  孔子主张和平，爱好和平，坚持“和为贵”，相信和平手段对于解决争端、化解矛盾而言，在通常情况下优于战

争或其他暴力手段，除非迫不得已，不可轻易“谋动干弋于邦内”（《论语•季氏》）。 

  孔子主张和平，是以其“仁爱”思想作为出发点的。 

  孔子思想以“仁”为核心。孔子时代，“言仁必及人”（《国语•周语下》，韦昭注曰：“博爱于人为仁”），

孔子本人在回答弟子问“仁”时，即明确指出“仁”就是“爱人”（《论语•颜渊》），把“爱人”规定为“仁”的

一项基本内容。孔子的“仁”固然以孝悌为本，但又能突破血缘关系的束缚，而扩大为“泛爱众”（《论语•学

而》：“泛爱众，而亲仁”）。正因为“仁”的要求是“爱人”、“泛爱众”，孔子认为，仁人必须“能行五者于天

下”（《论语•阳货》），“五者”指恭、宽、信、惠、敏五种德行；再进一步则是“博施于民而能济众”（《论语•

雍也》）。有一种观点认为，孔子的“仁爱”是建立在血缘亲情上的爱，是有差等的爱，与墨子的无差等的“兼爱”



不同。其实，这只是看到了“仁爱”的一个层面，即“亲亲”的层面。“仁爱”是开放的，向外扩展的。孟子曾把

“仁爱”的展开概括为三个依次递升的层面，即“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”（《孟子•尽心上》）。“仁爱”在其

“亲亲”的层面上，的确是有差等的；但进至“仁民”的层面，就是“泛爱众”，也就是孔子弟子子夏所说的“四海

之内皆兄弟也”（《论语•颜渊》），在这个层面上，孔子的“仁爱”与墨子的“兼爱”并无大的分别，所以，汉儒

董仲舒正确地指出：“仁者，所以爱人类也”（《春秋繁露•必仁且智》）；及至上升到“爱物”的层面，“仁”就

变成了一种类似于“天无私覆，地无私载，日月无私照”（《礼记•孔子闲居》）的天地之爱。可见，孔子的“仁

爱”有其扩展的内在逻辑，虽然扎根于血缘亲情，却能够突破“亲亲”的局限而进至“仁民”的层面，成长为“爱人

类”的普遍之爱；又能够突破“仁民”的局限而进至“爱物”的层面，到达天地之爱的境界。 

  孔子的“仁爱”，在其为普遍的人类之爱的意义上，无疑是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的理论前提。“仁爱”要求人们

相亲相爱，要求打破国家、民族、宗教、文明之类的畛域、界限，博爱一切人，“四海之内皆兄弟”，平等相待，亦

平等相爱；只要能够做到“仁爱”，自然就会化解矛盾，消除敌意，以沟通对话代替摩擦对抗，以合作双赢代替你争

我斗的两败俱伤。完全可以这样说，在当今世界上，多一份仁爱，就多一份温情，多一份互助，多一份和平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（三） 

  在儒家看来，“亲亲”是“仁”的生长点和出发点，故《中庸》指出：“仁者，人也，亲亲为大”。既然“仁

爱”以“亲亲为大”，那么，在普遍的人类之爱的层面上，“仁爱”又是如何可能的呢？换言之，“仁爱”如何由

“亲亲”扩展至爱一切人？ 一个人爱自己的父母，爱自己的兄弟姐妹，乃是出自于血缘亲情，这非常容易理解。可

是，当他进一步面对乡党，特别是面对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、亦毫无亲情可言的陌路人，他还会有“仁爱”之心吗？

这显然是一个问题。孔子充分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所以他运用推己及人的方法将爱亲人与爱他人联结了起来，使得

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成为可能。 

  推己及人，在儒家那里，有着坚实的心理学基础和社会学基础。就其心理学基础而言，孟子认为，人皆有“不忍

人之心”或“恻隐之心”，他举例说：任何人乍见孺子将要掉进井里，都会顿生“恻隐之心”，不假思索地去抢救这

个孩子。而“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”（《孟子•公孙丑上》）。努力扩充这“恻隐之心”，就会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

一样，成长为博大的“仁爱”。就“仁爱”的社会学基础而言，《吕氏春秋•爱类》篇早已正确地指出：“仁于他

物，不仁于人，不得为仁；不仁于他物，独仁于人，犹若为仁。仁也者，仁乎其类者也”。这里特别强调了“仁”对

于人的意义。“仁乎其类”，是因为“凡同类，举相似也”（《孟子•告子上》），故“仁者，所以爱人类也”

（《春秋繁露•必仁且智》）。人皆圆颅方趾，属同类，同类相似，有共通共同之处，自然会同气相应，同声相求，

所以“一家仁，一国兴仁；一家让，一国兴让；一人贪戾，一国作乱；其机如此。”（《大学》）历代儒家皆识此

“机”，对此“机”看得很清楚。 

  在孔子看来，推己及人有两种方法：一种是被称为“忠”的方法，即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（《论

语•雍也》）。这是从肯定的、积极的层面说的，从自己的“欲立”、“欲达”，推想到他人的“欲立”、“欲

达”，进而推想他人的“欲立”、“欲达”为自己所躬亲，乃积极促成他人的“欲立”、“欲达”。一种是被称为

“恕”的方法，即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（《论语•卫灵公》），或者“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，吾亦欲无加诸人”

（《论语•公冶长》）。这是从否定的、消极的层面上说的，从自己的“不欲”，推想到他人的“不欲”，无论如何

不能把自己的“不欲”强加给他人身上。这两种推己及人的方法，都被孟子称为“仁术”，并说：“古之人所以大过

人者，无他焉，善推其所为而已矣。”（《孟子•梁惠王上》）“善推其所为”，即善于由己之所为推而及于人，这

是仁爱的基本要求，也是实行仁爱的基本方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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